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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

更法即改变法度。

秦孝公研究治国的策略，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候在

孝公跟前。他们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寻求

役使民众的方法。

秦孝公说：“替代先君立为国君后不忘记国家政权，是当君主

的道德准则；实行法治而努力彰明君主的权威，是做臣子的行为准

则。现在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又

怕天下的人要议论我啊。”

公孙 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什么

名堂，迟疑不决的行事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赶快拿定变法的主

意，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人议论您啊。况且具有出众行为的圣人，

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谋士，必然会被民众

所嘲笑。俗话说：‘愚味的人对于既成的事实都还不明白，聪明的人

对于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情就已经观察到了。民众，不可以和他们

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说：

‘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去和世俗附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去和群

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用来方便办事的。因此圣

人治国，如果可以用来使国家强盛，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如果

可以用来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圣人不去改变民众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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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人安守旧

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去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着民众

的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辛劳而功业就能建成；根据原有的法度来

治理国家，官吏既熟悉而民众又安宁。现在如果要改变法度，不遵

循秦国的旧法，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怕天下的人会议论

国君，希望国君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情况。”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社会上俗人的言论

的习惯，学究们拘泥于他们的见闻。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

位上维护法制，而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三代的

礼制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度不同，也都能称霸诸

侯。所以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度，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制约；有

德才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德才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礼制束

缚的人，不值得和他们商议政事；受法度制约的人，不值得和他们

谈论变法。国君不要疑惑不定了。”

杜挚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

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工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代的法制

不会有过错，遵循古代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还是应该好好考

虑一下这件事啊

公孙鞅说：“过去的朝代政教不同，该效法哪一代的古法？过去

的帝王不相因袭，该遵循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施行教化而不加诛

杀。黄帝、尧、舜，施行诛杀而不过分。等到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

时候，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社会情况而制定礼制。

礼制、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制度、命令要各自顺应它们的相关

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设备，都要有利于它们的使用。我所以要

说：治理社会不必采取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的称王，正是由于他们不遵循古法而兴盛的；商朝、夏

朝的覆灭，正是因为商纣王、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这样看来，

那么违反古代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可以否定，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

也不值得赞扬肯定。国君不要再疑惑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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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聪明的人为它悲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里巷中的人们往往少见多怪，一知

半解的学者常常发生争辩

哀；狂妄之徒所欢乐的事，贤能的人为它忧伤。甘龙、杜挚等拘泥于

世俗偏见来议论，我不再因为他们的说法而疑惑不定了。”于是就

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即垦荒的法令

不准官吏有隔夜的政务，那么即使是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

民众那去谋取私利了。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那么农民就

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

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而又有更

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

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

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慎重地

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行。君主

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

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

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

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年轻人

就会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

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那么民众就不会不要因为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授官职

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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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这样的话，他

无知，就不会和外国交往；民众不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就安全而

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而

没有危险，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傣禄高而收税多，吃闲饭的人口众多，这是败坏农

业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目征收赋税，并加重他

们的徭役。这样，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

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这些

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

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农民不得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惰

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靠卖

粮食而更加享乐，在荒年也没有厚利可得，丰收年景不能更加享

乐，荒年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了；商人害怕经商，就想去

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

开垦了。

靡靡之音、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出外劳动时

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家休息时听

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

服，那么心意必然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涣散，那么荒地

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请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建造修缮房屋，他们溺爱

的子女和懒汉就不能再偷懒，而佣工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混饭

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缮房屋，那

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那

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佣工更加努力务

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诡诈、不安心本职、私下勾结、迷惑农民的

人就不能外出旅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那么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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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悍刚烈

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那么厌恶农耕、懈怠懒惰、

加倍贪婪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了。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

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的税收，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

倍，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可能再嗜

酒畅饮，大臣也就不会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商人减少了，那么

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嗜酒畅饮，那么从事农业生产也就

不会懈怠。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拖延积压，国

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务农，那么

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惩处，那么加重刑罚，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连同罪人一起受到

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凶暴蛮横、

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懈怠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

财的人就不会出现，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

敢再耍花招了。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

了

愚

使民众不得擅自搬迁，那么一些愚昧无知而蛊惑农民的人就

无法施展其伎俩，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而必定会去务农

就一定会安

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昧无知、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

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

同样地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负担徭役的法令，按

照名册使他们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

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

准。由于不可能逃避徭役，而大官又不一定能当得上，所以这些贵

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而一定会去务农。这些

人都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于博学多闻、能言善辩、施展智巧、外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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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从属

出周游而寄居他乡的事情，都不准许做，尤其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活

动，那么农民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农

民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那么聪明的农民

就没有门径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更加

愚昧无知，不会爱好学问。愚蠢的农民愚昧无知，不爱好学问，那就

会致力于勤奋耕作。愚蠢的农民致力于勤奋耕作，聪明的农民不脱

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在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女子；又命令其中的商人，让

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铠甲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

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又使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私下运输粮

食的人。这样的话，运用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场所，偷粮

食的人就没有地方出售，运粮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

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偷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运

粮的人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去活

动，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那么荒

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个样子，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

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由于犯了错

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行为

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

己，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而农民

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

奔走，逃避他们；农民不四出奔走

官员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

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收的赋税不多，农业不

遭到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商人就

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农民不愿意经商，商人顾虑重重而懒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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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搞好，那么荒

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使他们家中劈柴的、

赶车的、服役的、当僮仆的各种家丁，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并按照

名册服役，那么农民就安闲，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

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运到各县。这样

的话，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

套。农民不忍饥挨饿，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那么他们对于公

家的工作就一定会积极去干，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这样，农

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搞好

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车子

规定运送粮食时不得采取雇用别人车子的办法，运送粮食的

、拉车的牛、所载粮食的重

量在实际服役时必须和注册时的登记相当。这样的话，送粮的车子

就去得迅速来得也快，送粮的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送粮的工

作不妨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为罪人向官吏请托说情，送饭给他们吃，那么邪恶的人就

没有了主子。邪恶的人没有主子，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为

非作歹得不到鼓励，是因为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邪恶的人没有依

靠，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

能够开垦了。

农战即农耕与作战

大凡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

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取得官职爵位，都不是靠了农耕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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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作“是

而是靠了巧妙的谈说和空洞的说教，这就只能叫做勉励民众，而不

能称为兴国。只会勉励民众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没有实力；没有

实力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育民众都专心从事农战来取得官职

和爵位，所以不专心从事农战，就不能做官、没有爵位

故不作壹，不官无爵” 。国家清除空谈，那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

实，就不会放荡。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只从从事农战这一个口

子发放出来，那就会专心从事农战了；民众专心从事农战，那就不

会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了；民众不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那么国家

就实力雄厚；实力雄厚，那么国家就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

“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才

干出众的人都愿意改行，而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势

力，这样弄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赫的地位，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一官

半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行当

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具备，国家就危险了。对于

民人，君主用上述这两种人的行为作为教育的内容，他的国家就

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粮仓虽然满满的，对农业也不放松；虽然

国家大、人口多，对空谈也不放任；这样，民众就朴实而一心一意地

行善了。民众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是因为官职和爵位不能用巧

诈的空谈来取得。官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那么奸诈

的人就不会产生。奸诈的人不产生，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迷惑了。现

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诈的

空谈、动听的游说来取得官爵，所以官爵就不可能再按照国家的法

规来取得。因此他们上朝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回家就图谋私利、

考虑饱其私囊的办法，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下面卖弄权势了。曲意

逢迎君主而图谋私利，是不利于国家的，但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

那爵位傣禄；在下面卖弄权势，就不是忠臣，然而他们要这样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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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的木料，更加没原文“乘”当作“绳”

为了追求钱财。这样的话，下级官吏中一些希望升官的人都说：“只

要钱财多，高官厚禄就有指望了。”又说：“我不用钱财去贿赂上级

而想求得升官，就好象是用猫作诱饵来引诱老鼠罢了，一定没有什

么希望的；如果用真诚去侍奉上级来谋求升官，那就好象是拉出那

断了的墨线而想去矫直

有什么希望了。这两种办法都不可以用来达到升官的目的，那我怎

么能不向下役使民众、勒索钱财去贿赂上级，来求得升官呢？”老百

姓说：“我积极耕作，首先装满了国家的粮仓，然后收拾剩余的粮食

来供养父母；为君主舍生忘死地去作战，以便使君主尊贵，使国家

安全。但结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君主的地位卑微，自己的家庭贫穷。

这样的话，还不如去找个官做。”亲戚朋友一合计，那就会改变从事

农战的主意了。才干出众的人就会致力于学习《诗》、《书》，投靠外

国的势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靠这些行当

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对于民众，君主用上述这些人的行为作为教育

的内容，粮食哪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削弱呢？

诗》、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任用官吏的法令制度严明，不用智慧和

谋划。君主只致力于农战，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这样，

国家的力量就能集中了。国家的力量集中，就强盛；国家喜欢空谈，

就削弱。所以说：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但如果有一个学习

《书》而善辩智巧的人在那里，那么这一千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松劲。

从事农战的人有一百个，但如果有一个搞手工业的人在那里，那么

这一百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松劲。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

农战才能尊贵。至于那民众不去从事农战，是因为君主喜欢巧辩空

专心致力于农战，国家就富足

谈而任用官吏丢了法规。按照法规来任用官吏，国家就治理得好；

国家富足而又治理得好，这是称王

天下的途径。所以说：称王天下的途径不在于外交，而在于本身致

力于农战罢了。

现在君主只考察人们的才能智慧而任用他们，那么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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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人就会观察君主的爱憎来使用官吏、裁断政事，以迎合君主的心

意。因此任用官吏没有法规，国家就混乱而不能专心从事农战，善

辩游说的人就会无法无天了。象这样，民众从事的职业怎能不多？

而耕地怎能不荒芜？《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廉

洁、善辩、聪明，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那么君主就无法使民众守卫

攻战了。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来了必然会丧失国土；敌

人不来也必定会贫穷。国家清除了这十种东西，那么敌人就不敢来

侵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败退；如果出兵征战，定能夺取别国的领

土；如果按兵不动，国家定能富足。崇尚实力的国家用难以取得的

东西去攻打别国，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兴盛；

喜欢巧辩空谈的国家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用容易得到

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危险。所以有神通的伟人、英明的君

主，并不是能够完全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只是知道了各种事物

的要领。所以他们治理国家，不过是考察那要领罢了

现在治国的人多半不得要领。在朝廷上议论治国的措施时，说

客们都乱哄哄地致力于改变对方的主张。因此，那君主就被各种说

法搞糊涂了，那官吏就被各种言论搞得晕头转向，那民众也被搞得

懒懒散散而不干农活了。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变得爱好辩说空谈、

乐意学习儒家学说，从事商业经营，干手工业，逃避农战。象这样，

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国家一旦出了事，因为学者憎恶法度，商人善

于见风使舵，手艺人不能被利用，所以国家就容易被敌人攻破。因

为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所以国家就贫穷危险。如

今那些螟虫、蝗虫、青虫等害虫，春天生出来，到秋天就死了，尽管

它们寿命极短，但只要出现一次，民众就几年吃不上饭。现在一个

人耕种，而一百个人吃他打下的粮食，这些寄生虫如果比作为螟

虫、蝗虫、青虫之类，那也就够大的了。这样的话，即使有了《诗》、

，每乡一捆、每家一卷，对于治国还是毫无益处的。因为这并不

是个反贫为富、反危为安的办法。所以过去的帝王靠农战来扭转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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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轻农，那么民众就会看轻自己的故居

易役使，真诚 原文“纷纷

穷危险的局面。所以说：一百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着的国家，就能

称王天下；十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着的国家；就强盛，一半人务农

而一半人闲着的国家就危险。所以治国的人总是希望民众务农。国

家如果不注重农业，那么在和诸侯争夺霸权时就不能自己保住自

己，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够啊。所以，如果别的诸侯国抓住它的

虚弱来侵扰它，利用它的衰微来进攻它，它的领土就会被侵占剥

夺，而国家也就一蹶不振了，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也就来不及了。

圣人知道治国的要领，所以使民众把自己的心思都集中到务农上。

作“纯纯”

民众把心思都集中到务农上，那就朴实而可以被治理好，忠厚而容

而可以用来守城攻战。民众

民众之所以能亲附君主而为了法令去牺牲，

专心于农战，那就少有欺诈而看重故居不愿迁徙；民众专心于农

战，那就可以用奖赏和刑罚来督促；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可以在

对外作战时加以使用

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从事耕作。民众之所以不可以被利用，是

因为他们看到巧言善辩的游说之士去待奉君主可以使自己得到尊

贵的地位、经商可以发家致富、做手艺也足够用来糊口了。民众看

到这三种行当既方便又有利，那就一定会逃避务农了。要逃避务

自已的故居，那就一定不

会为君主守城作战了。凡是治国的人，都怕民众流离分散而不能集

中，因此圣人实行重农重战这个政策，是为了把民众集中起来。国

家专心于农战一年，就会强盛十年；专心于农战十年，就会强盛一

百年；专心于农战一百年，就会强盛一千年；强盛一千年的国家就

能称王天下。君主制定赏罚制度来辅助民众专心于农战的教育，因

此他的教育有常规，而政治有成绩。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

众的最根本的关键，所以不等施行赏赐而民众就亲附君主了，不等

封爵授禄而民众就从事农战了，不等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命献身

了。当国家危急、君主担忧的时候，巧辩空谈的人即使成群结队，对

国家的安危也毫无益处。国家危急、君主担忧的原因，是面临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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嗦，花言巧语，但毫

大国。君主如果不能去征服强敌、攻破大国，那就要搞好防守的设

备，熟悉地形，集中民间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外来的战事，然后祸患

才可以消除，而称王天下的目的才可以达到。因此英明的君主改革

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农战，清除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遏止那些搞虚

浮空洞而不切实际的学问，以及从事不正当的职业而到处游荡的

人，使他们专心于农耕，然后国家才可以富足，民众的力量才可以

集中。

现在社会上的君主都担心自己国家危急和兵力薄弱，却又要

听信游说的人。游说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啰里

无实际用处。君主喜欢他们的辩说，竟然不去追究这些辩说的实际

效用。所以游说的人就得意了，在大街小巷诡辩，一帮帮地成群结

伙。人们看见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取得王公大人的欢心，就都学他们

的样。这些人聚集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搞得乱哄哄的，平民百姓

喜欢这样，达官贵人也喜欢这样。所以国内务农的就少了，而靠游

说来混饭吃的人就多了。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了，那么务农的人

就懈怠了；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土地就会荒芜。学习游说的人成

风，那么民众就会抛弃农耕去从事辩说，高谈阔论、欺骗造谣。民众

抛弃了农业、靠游说混饭吃、并靠空谈来互争高低，因此背离国君

而不臣服的人就多得成了群。这是使国家贫穷、使兵力薄弱的教化

啊。国家如果凭能言善辩来任用人，那么民众就不会喜欢务农了。

只有英明的君主才知道喜欢空谈是不能够增强兵力、开辟疆土的，

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农战，把民众集中到农业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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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有部

去强即除去强悍之民。

采用使民众强悍不羁的措施来清除强悍不羁之民，国家就强

盛；采用使民众俯首贴耳的措施来清除强悍不羁之民，国家就强

盛。国家实行慈善的政策，坏人坏事必然增多。国家 足又用减少

民众财富使之转为国有的方法来治理，这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

的国家就强盛；国家贫穷又用消耗国库去增加民众财富的方法来

治理，这叫做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削弱。军队敢干敌人所

不敢干的事，就强大；对于战争之事能干敌人认为可耻而不愿干的

事，就有利。君主贵在谋略变化多端，国家贵在法度少作变化。国

家物资少，是因为弱小；国家物资多，是因为强大。拥有上千辆兵车

的小国只拥有上千辆兵车所用的物资，是因为它弱小。

署，士兵可资利用，国家就强大；战事安排混乱，士兵懈怠偷懒，国

家就削弱

生的虱害有六种：第一叫做“年终请客

务农、经商、做官这三项，是国家的合法职业。这三种职业所产

第二叫做“大吃大喝”；第

三叫做“贩卖华美衣物”，第四叫做“贩卖珍奇玩好”；第五叫做“意

志消沉”，第六叫做“办事消极”。这六种事情有了依靠，国家必然削

弱。务农、经商、做官这三种职业依附于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而

六种虱害依附于国君一个人。用法律来治理的国家就强盛；用政教

来治理的国家就削弱。依法办事的官吏把政事治理得好就提升官

职。政治措施博大，国家就弱小；政治措施狭小，国家就强大。使民

众强悍而不顾法禁，国家就越来越削弱；使民众懦弱而谨慎守法，

国家就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众强悍不羁的措施来整治强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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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的，就会亡国；采用使民众懦弱守法的措施来整治强悍不羁之

民的，就能称王天下。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危害国家的毒素

就会归聚到国内，礼制、音乐之类以及虱害就会产生，这样，国家就

一定会削弱；国家进行战争，危害国家的毒素就会归聚到敌国，国

内就不会有礼制、音乐之类以及虱害，这样，国家就一定会强盛。提

拔有功劳的人，任用有成绩的人，国家就会强盛；虱害产生了，国家

就一定会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

了，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都穷了，国家就一定会削弱。

国家有礼制、有音乐、有《诗》、有《书》、有慈善、有修养、有对父

母的孝顺、有对兄长的恭敬、有廉洁、有善辩。国家有了这十种东

西，君主就没有办法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然削弱以至灭亡；国

家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有办法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然兴

盛，直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掩盖别人罪恶的所谓良民来统治告发别

人罪恶的所谓奸民，就一定会混乱，以至于削弱；国家用告发别人

罪恶的所谓奸民来统治掩盖别人罪恶的所谓良民，就一定能治理

好，以至于强盛。国家利用《诗》、《书》、礼制、音乐、孝行、悌道、慈

善、修养来治理的，敌人一到必然会使国土削减，敌人不来必然会

使国家贫穷。国家不用这八种东西来治理，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

了也必定会败退；如果出兵去攻打别国，一定能取得土地，取得了

它的土地后一定能够保持它；如果按兵不动而不去攻打别国，就一

定能够富足。国家注重实力，叫做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进攻别国；

国家崇尚空谈，叫做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进攻别国。国家用难以取

得的实力去进攻别国，动用一份力量就能获得十份的成果；国家用

容易得到的空谈去进攻别国，使出十份力量就会丢掉百分的利益。

加重刑罚、不滥加赏赐，那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也就会为君

主卖命；滥加赏赐、减轻刑罚，那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也就不会

为君主献身。兴盛的国家施行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而且害

怕君主；实行奖赏，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而且爱戴君主。国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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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家采用了其中的两项而

有实力而玩弄智谋与巧诈的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利用刑

罚来驱使他们作战，他们必然会勇敢起来；对于勇敢的人，利用奖

赏来促使他们作战，他们就愿意牺牲。胆小的人变得勇敢，勇敢的

人甘愿牺牲，因而国家没有敌手的，就强大，国家强大就必然能称

王天下。对于穷人，利用刑罚来迫使他们耕织，他们就会富裕；对于

富人，利用奖赏官爵来促使他们捐献钱粮，他们就会贫穷。治理国

家能够使穷人富裕、富人贫穷，那么国家就会有雄厚的实力，实力

雄厚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够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九

而奖赏占十分之一；强盛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七而奖赏占十分之

三；削弱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五而奖赏占十分之五。

国家专心从事农战一年，就能十年强盛；专心从事农战十年，

就能百年强盛；专心从事农战百年，就能千年强盛。能保持千年强

盛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了威势，就能用一份实力取得十

份的成果，靠声势取得实利，因而能够造成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

下。能够造就实力而不能消耗实力的，叫做自我攻击的国家，它一

定会削弱；能够造就实力而又能消耗实力的，叫做攻击敌人的国

家，它一定会强盛。所以打击虱害、消耗实力、攻打敌人这三项措

放弃其中的一项，也一定会强盛；如

果这三项都采用了，国家就会有威势，也就一定能称王天下。

在十个村的范围内才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削弱；在五个村的

范围内就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强大。在白天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

好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夜里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

还算强盛；在隔了一夜以后才能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削弱。

登记好民众的人数，活着的要著录在户口册上，死去的要从户

口册上削除。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赋税，田野就没有荒地，那么国

家就富足了，国家富足的就强盛。

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刑

用刑罚来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

家就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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